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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日
餐
會
上
說
及
一
位
沒
到
場
的
共
同
朋
友
。
這
位
成
功
女
性
七
十
年

代
初
中
畢
業
，
後
成
為
上
海
一
家
半
導
體
元
件
廠
女
工
，
幹
着
毫
無
技
術
含

量
的
單
調
工
作
，
每
天
累
得
腰
痠
背
痛
、
眼
花
繚
亂
，
老
同
學
曾
十
分
同
情

她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她
辭
職
到
廣
東
打
天
下
，
今
天
已
是
電
子
行
業

知
名
企
業
家
，
坐
擁
十
多
億
身
家
。

不
知
不
覺
，
財
富
正
當
性
的
話
題
登
場
。
之
前
，
到

場
者
都
羨
慕
這
位
初
中
生
的
幸
運
，
而
現
在
都
在
指
斥
財

富
帶
來
貧
富
懸
殊
的
不
平
等
。
這
是
當
下
大
多
數
人
的
心

頭
之
痛
，
因
為
﹁不
自
由
毋
寧
死
﹂
遠
不
如
﹁不
平
等
毋

寧
死
﹂
來
得
具
體
。
是
的
，
不
自
由
只
是
令
你
呼
吸
沉
重

，
而
不
平
等
讓
你
有
切
膚
之
痛
。

飯
桌
上
，
漸
漸
分
出
擁
護
自
由
與
捍
衛
平
等
的
兩
派

，
唇
槍
舌
劍
的
激
辯
氛
圍
曾
令
宴
席
上
早
前
的
溫
馨
氛
圍

蕩
然
無
存
，
有
人
暗
暗
乍
舌
並
驚
嘆
﹁文
革
辯
論
之
魂
又

回
來
了
﹂
。

一
派
人
認
為
，
改
革
開
放
是
改

變
個
人
命
運
的
靈
丹
妙
藥
，
釋
放
了

曾
被
牢
牢
壓
抑
的
自
由
元
素
，
令
人

盡
其
才
由
夢
想
變
為
現
實
。
正
是
這

一
自
由
令
財
富
出
現
大
量
積
累
，
中

國
社
會
迎
來
輝
煌
繁
榮
。
曾
被
僵
化

體
制
奉
為
圭
臬
的
﹁平
等
﹂
卻
讓
全

民
族
吃
盡
了
貧
窮
困
頓
和
物
質
匱
乏
之
苦
。
也
有
人
說
，

自
由
本
身
也
就
是
平
等
，
那
是
機
會
的
平
等
、
競
爭
的
平

等
、
﹁君
子
愛
財
，
取
之
有
道
﹂
的
平
等
。
財
富
本
身

也
是
動
態
的
，
中
國
民
間
因
而
有
﹁富
不
過
三
代
﹂
之

說
。

更
有
人
樂
觀
認
為
，
自
由
與
平
等
之
間
的
矛
盾
，
人

類
有
足
夠
的
理
性
來
平
衡
它
們
、
融
合
它
們
。
瞧
，
十
九

世
紀
崛
起
批
判
現
實
主
義
文
學
，
是
不
是
？
它
痛
斥
資
本

家
追
逐
利
潤
不
講
道
德
、
踐
踏
人
權
的
行
徑
，
從
而
引
發

追
求
平
等
的
左
翼
思
潮
即
強
大
的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

反
制
資
本
主
義
的
左
翼
思
潮
嚴
重
挫
敗
了
大
企
業
家
，
收
到
了
警
告
作

用
。
﹁事
實
上
，
這
博
弈
抗
爭
也
是
促
進
人
類
發
展
的
靈
丹
妙
藥
，
它
的
藥

效
也
一
直
沒
止
息
，
並
延
伸
到
我
們
今
天
的
飯
桌
上
﹂
。
眾
人
哄
堂
大
笑
，

但
很
多
人
心
頭
仍
有
被
刺
痛
的
感
覺
。

隨着人們環境保護觀念
的不斷增強， 「歸真返璞，
回歸自然」的綠色意識已滲
透人們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
，綠色建築正向我們走來，
成為令人矚目的新奇景觀。

綠城 荷蘭是個種植花草的大國。阿爾斯
梅爾城是世界最大的花市，全城一片花海綠地
，居民在宅前院後、陽台屋頂、街心閑地到處
植綠種花，甚至連停車場的棚頂也是花紅草綠
。街道上的人行天橋、電杆上也吊着綠色花盆
和藤蔓，如瀑布般垂下。居民房屋大都被綠色
包裹着，到處是綠影婆娑，花叢搖曳，就連船
上的甲板上也鋪土種花養草，真是一個名副其
實的綠城。

綠廈 美國芝加哥的 「園林植物行政大廈
」讓人矚目。在這座雄偉壯麗，充滿生命活力
的綠色大廈內，根本見不到磚石水泥建築材料
，而是在地基上恰到好處地移植各種鮮活的植
物，把每個房間彼此隔開；走廊、扶梯等都是
用同樣鮮活的植物建成；樑柱都是生長在土裡
的大樹；一些照明設備都是很巧妙地飾在花叢
中。人們走進大廈如同走進了綠色的天地原野。

綠屋 新加坡有 「花園城市」之稱，其國
際會議中心是一座室內園林化建築。 「中心」
所有房間都面向陽光充足的天井；從大門到各
層過道都是綠草如茵，花香撲鼻，這些都是植
在室內的花草；各層陽台都是綠蔭覆蓋；在各
房間的主要通道集中處，還修建了水池，配以
海中的卵石和珊瑚，種上水生植物；各房間的
配置設備，都與植物顏色相協調。其 「中心」
的最顯著的特色，是把園林綠化與室內裝飾有
機地結合了起來，給人一種綠色滿屋的感覺。

綠牆 澳洲首都堪培拉是個不設圍牆建築的城市。全城除
總理府有一道圍牆外，所有機關和私宅，甚至外國使館均以綠
牆代之。那些修剪得當的合歡樹、桉樹、珊瑚樹、山茶樹等，
都成了政府機關的綠色屏障；使館區內萬國米蘭紛呈、綠籬形
態各異，是一道亮麗的綠色風景線；城內富人家多以名貴花草
為牆，平民家則以薔薇為籬、牽牛為牆，藤蔓圍院，十分有趣
。整個城市到處是一片綠景盪漾。

綠院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不論大小新舊的居民院舍，
除了有序地栽植各種風景樹和花果樹外，還在院中精心巧妙布
置。如形色各異的花壇；綠叢中噴水池；花架綠棚下的兒童小
樂園；臨院陽台上低垂的花藤等，使小院一年四季鮮花盛開，
笑語不斷，充滿了生活氣息。居民每天的休閑方式，就是擺弄
自家的小綠園。

綠雕 厄瓜多爾而契省首府圖爾坎是座綠色雕塑之城。園
藝師們將枝葉繁茂的松柏修剪成千姿百態的樹雕，這些樹雕造
型美觀，生機盎然。有反映東方藝術特色的拱門、亭閣、碑欄
；也有表現時代文化風格的綠面人首，獨立石柱、美女及飛禽
走獸。這些形形色色的綠雕，既美化了環境，又吸引了各地遊
客，還創造了財富。在大街漫步，隨處可見綠雕，成了這個城
市最大的特色，而且市民也自覺地愛護這些綠雕。

綠橋 在德國美因茲市內的萊茵公路上，有一座別具一格
的橋樑：橋上欄杆掛滿藤蘿，隨風擺動；橋上有一個款式新穎
的花壇，種植着一叢叢奇花異草、常青藤以及珍貴的紫杉、檜
柏、竹子等，四季常青，花香撲鼻；橋兩頭的柱子上都用綠色
植物造型，甚是使人賞心悅目。南來北往的車輛臨近此橋時，
都要放慢速度，欣賞綠橋，有的還到茶亭邊喝茶邊欣賞綠橋，
有的到綠橋合影留念。綠橋不但美化了交通環境，也為當地人
來了財富。

這些構思巧妙，造型新奇，妙趣橫生的綠景建築物，人們
生活在其中，像是置身於樹木葱蘢、空氣清新、景色宜人的大
自然中。綠色建築不僅節省原料，還能有效地吸收彌留在城市
上空的有害病菌、毒霧廢氣、阻隔和削減城市噪音，有益人體
健康。

名城姑蘇，土特產眾多，諸如碧
螺春茶，東山枇杷，陽澄湖大閘蟹，
盛澤絲綢，蘇繡，檀香扇等。而在近
代，科舉文化塔尖的狀元，早被人戲
稱為蘇州土產了。

蘇州狀元之多，冠絕中土。錢泳
在《履園叢話》中說，清代 「鼎甲之盛，莫盛於蘇州一
府，而狀元尤多於榜、探」。順治朝有狀元孫承恩、徐
元文，康熙朝有狀元繆彤、韓菼、彭定求、歸允肅、陸
肯堂、汪繹、王世琛、徐陶璋、汪應銓，雍正朝有狀元
彭啟豐，乾隆朝有狀元張書勳、陳初哲、錢棨、石韞玉
、潘世恩，嘉慶朝有狀元吳廷琛、吳信中，道光朝有狀
元吳鍾駿。大清六朝，蘇州狀元竟有二十人。以區區一
府之地，出了如此多的狀元，實為奇迹！有趣的是，所
謂 「三鼎甲」的狀元、榜眼、探花，有相當數量出自一
門，這在當時各州府洵屬罕見。父子鼎甲，祖孫鼎甲，
叔侄鼎甲，兄弟鼎甲，乃至兄弟祖孫鼎甲，亦累見不鮮
。蘇州科舉的發達，功名的顯赫，真謂天下第一，乃其
地緣文化的一大特色。

那麼，狀元何以成為蘇州土產的呢？按余之拙見，
至少有以下兩個因素──

在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科舉時代，名門
望族都把讀書做官、代代科名，視作家族可持續發展的
正途。王士性在《廣志繹》中一語道出天機： 「縉紳家
非奕世科第，富貴難相長守。」處於相對安定的權力社
會，官本位吃香；士、農、工、商四大階層，欲出人頭
地、長保富貴，唯有參加科舉考試，走入仕途經濟，才
是最簡捷、最有效的路子。世家大族子弟以科舉躋身通
顯，很快進入國家權力圈子，從中獲得現實的政治和經
濟利益的雙重回報。讀書、做官、發財三位一體，中心
一環就在 「奕世科第」。科舉與政治、經濟利益的一體
化，是刺激江南、蘇州讀書人發憤苦讀、一舉成名的最
大驅動力。這裡的科舉拔萃、狀元眾多，也就勢所必
至。

狀元之為蘇州土產的另一因素，在於蘇州的地緣文
化優勢。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自明、清以降形成
了發達的文化，不但素有尚文化的傳統，文化積澱深厚
，文學風氣濃郁，而且教育較為普及，讀書蔚成民風。
清代官場有句俗話， 「北人做官娶小，南人做官刻稿。
」南北士風的差異，彰顯了文化傳統和背景的不同。蘇
州的文化世家遍於域中，而這些文化世家往往也是科舉

世家、官宦世家。陳康祺的《郎潛紀聞》對清代狀元及常熟科名作過統計
，從順治三年到同治十三年共有狀元九十三人，其中以蘇州為主的江南一
省即佔了四十五人，而常熟一縣即有六名狀元，翁同龢、翁曾源叔侄八年
間兩奪大魁。

由於江南進士量多質佳，邁入仕途後升遷迅速，居於權力要津，並逐
步結成地緣關係網。清朝漢族大學士人數，江蘇以二十六人居各省之首，
這二十六人中就有十七人屬於蘇州一地。狀元出身的高官常主持科舉考試
，如乙卯科由癸丑狀元韓菼主考，丁巳科則以丙辰狀元彭定求主考。這些
蘇州狀元出身的主考官，對江南和蘇州舉子帶來不少好處，提掖鄉黨後進
自不在話下， 「一時奔走聲氣者，遂先期輻輳於其門，場屋中多幸進者」
。（《郎潛紀聞初筆‧卷三》）如光緒己丑科閱卷大臣為李鴻藻、翁同龢
，翁想點費念慈為狀元，與李商量，但李已得張孝謙卷，堅持不可易，可
翁相爭不讓，結果以一科出兩狀元告終。擁有這種地緣人脈的蘇州，考生
與考官間的良性互動，能不狀元作土產麼！

蘇州盛產狀元的奧妙自然非止上述兩端；但僅此兩端，即可促成蘇州
的科舉產業化，狀元地域化。說狀元沒幾個有真學問，毛澤東的話有些道
理，恐亦失之武斷；發軔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到了清代日漸演變為應制八
股，使讀書人埋頭古紙堆，鑽牛角尖。與科學、民主的世界潮流相比，科
舉制明顯的落後了。不過，從歷史和文化的傳承來說，我們對狀元這個蘇
州土產，仍當作為一種地緣文化現象加以研究。

我
喜
歡
收
藏
一
些
冷
僻
作
家
的
作
品
，
尤
其
是
一

些
從
來
未
有
人
提
過
的
作
家
。
讀
他
們
的
書
，
搜
集
他

們
的
資
料
，
雖
然
是
件
吃
力
不
討
好
的
工
作
，
但
，
一

旦
苦
尋
得
獲
，
那
種
喜
悅
絕
對
無
法
書
之
於
筆
墨
，
亦

非
外
人
所
能
領
略
。
徐
世
衡
的
《
周
圍
的
一
群
》
（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公
司
，
一
九
三
○
）
就
是
在
這
樣
的
情
形

下
買
入
的
，
可
惜
搜
尋
了
很
久
也
找
不
到
他
的
資
料
；

最
近
有
人
告
訴
我
：
徐
世
衡
（
一
九
○
三
至
一
九
七
六
）
是
吉
林
長
春
人
，

畢
業
於
上
海
法
學
院
，
文
革
後
被
送
往
浙
江
省
蕭
山
縣
進
行
勞
動
改
造
，
病

逝
於
蕭
山
，
其
詳
情
有
待
深
究
。

《
周
圍
的
一
群
》
是
約
五
萬
字
，
收
六
個
短
篇
的
小
說
集
。
除
了
寫
軍

人
﹁掛
彩
﹂
後
心
理
變
化
的
《
受
傷
以
後
》
，
和
生
活
於
苦
悶
中
的
青
年
底

《
歸
家
》
外
，
其
餘
四
篇
談
的
都
是
﹁婚
姻
﹂
與
﹁愛
情
﹂
：
《
王
女
士
的

日
記
》
寫
在
酒
樓
任
職
的
王
女
士
，
周
旋
於
數
位
追
求
者
之
間
，
她
樂
於
享

受
免
費
的
吃
喝
玩
樂
，
卻
又
把
辛
苦
賺
來
的
金
錢
倒
貼
給
不
愛
她
的
小
白
臉

，
個
人
生
存
於
肉
慾
之
中
；
《
周
圍
的
一
群
》
寫
美
麗
高
傲
的
少
女
，
千
方

百
計
戲
弄
她
幾
位
裙
下
之
臣
的
小
故
事
；
《
生
路
》
和
《
重
逢
》
都
寫
﹁婚

姻
﹂
是
錯
誤
的
結
合
，
是
戀
愛
的
墳
墓
，
並
指
出
了
兩
種
不
同
的
結
局
：
一

是
離
婚
收
場
，
一
是
與
舊
情
人
偷
情
。

《
周
圍
的
一
群
》
的
幾
篇
愛
戀
小
說
都
寫
於
一
九
二
○
年
代
末
，
徐
世

衡
的
﹁愛
情
觀
﹂
會
不
會
是
當
時
的
流
行
想
法
？

杭州西湖旁有孤山，惠州西湖
也有孤山。此孤山非彼孤山。東道
主說，惠州孤山那可是惠州西湖的
魂。我覺得有點危言聳聽，未待動
問，答謂：孤山上有座六如亭，六
如亭後有個墓，墓中葬着與晚年蘇

東坡朝夕相伴的愛妾王朝雲。蘇東坡是惠州西湖的精
神，朝雲為照料百姓傳染瘟疫而病歿，人們將她禮葬
在孤山，將她視為西湖的精魄。

關於蘇軾與朝雲的故事，早在文學史中讀到過，
在惠州卻是家喻戶曉，百姓中流傳着一對患難與共相
依為命的老夫少妻。命運多舛的蘇東坡，面對政敵的
打擊迫害，心境竟能始終保持平靜而沒有消沉，因有
愛妾朝雲的悉心照拂分不開。要全面了解蘇軾在惠州
的生活情狀，當必先了解朝雲這位在蘇軾艱難困厄時
不可多得的知音。

東道主表示，明天就陪伴大家去孤山看六如亭，
那兒有專設的朝雲紀念館可供參觀。

次日一早車發孤山。園門口是一座高大的蘇東坡
神采奕奕的立像，許多遊人正輪流在蘇東坡像前拍照
留影。我們下車後，東道主逕直帶我們走左邊的小道
，不多遠便見一座紅柱綠瓦的四角小亭，亭額上三字
草書 「六如亭」，告訴我們這裡就是朝雲的歸宿處。
古時亭柱兩側傳有清人所題一對妙聯。上聯是六個如
字： 「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下
聯是六個不字： 「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不垢、

不淨」。為何叫 「六如亭」，有個說法，據說朝雲在
臨終嚥氣之前，緊緊拉着難以離捨的蘇東坡的手，斷
斷續續念着《金剛經》上偈語： 「一切有為法，如夢
、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意思
是人生就像夢幻泡影，又似露水閃電，轉眼即逝，世
上一切皆命定，不必過於在意。這段遺言，遂成了紀
念她的碑銘。按照朝雲心願，讓她在西湖孤山棲禪寺
大聖塔下的松林之中安息，可以日日聽松濤和禪寺的
鐘聲。附近寺院的僧人們，為紀念朝雲，自發籌款在
墓旁修了一座亭子，即此 「六如亭」。亭柱上還曾鐫
有蘇東坡親撰的一副楹聯： 「不合時宜，惟有朝雲能
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

墓後即為朝雲紀念館。裡面有字有畫有她的生平
詳述，史料齊全，觀之動容。

朝雲姓王，錢塘（即今杭州）人，能歌善舞，天
資聰穎，十二歲時即被時任杭州地方官的蘇東坡看中
，納為侍妾。她仰慕蘇東坡的學識人品，在伴隨大詩
人的同時，也跟着他讀書弄墨，因聰穎的天性及悟性
，使她很快便 「粗有楷法」，成了蘇東坡的紅顏知己
。最巧不過的是，蘇東坡前兩任妻子皆姓王。原配王
弗，才女，三十歲前病逝，幸有一曲《江城子》 「十
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傳於後世。繼室王
閏之，係王弗堂妹，相伴蘇東坡二十五年去世，均短
壽，但都有名份。我們在朝雲九百多年的芳塚前留連
，墓碑上刻着 「蘇文忠公侍妾王氏朝雲之墓」。朝雲
伴了蘇東坡二十三年，為他生過一個女兒，不久夭折

，直到三十四歲死在惠州，依然只是 「侍妾」。參觀
者中有人忿忿不平，她為他獻出了青春年華，受盡了
一般人難以體味到的世態炎涼、萬苦千辛，何以最後
連個繼室的名份都沒有，想不通。可貴的是，對這一
切她看得很淡，追隨蘇東坡忠貞不渝，跟他歷經苦難
，始終無怨無悔。蘇東坡杭州四年後官遷密州、徐州
、湖州，因 「烏台詩案」下獄，僥倖未死獄中，後被
貶黃州，又再度被貶謫居 「南蠻之地」惠州，在這段
人生的大起大落期間，他周圍的親朋好友，包括身邊
的侍兒姬妾，都紛紛離他而去。沒有離開他的，只朝
雲一人，伴着蘇東坡長途跋涉，萬里投荒來到民風未
化、瘴癘盛行的惠州，真正是患難與共，使蘇東坡感
動萬分，不禁慨歎：知我者，惟朝雲也。

此時的蘇東坡，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因有朝雲相知相伴，侍奉有加，在他消沉時給他
朝氣，在他煩惱時給他溫暖，在他迷茫時給他智慧，
在他無望時給他解惑，終於使他在困厄中仍能精神煥
發。在惠州的兩年零七個月中，他還能以帶罪之身，
關注民生，請准改稅賦為 「錢米兩便」，解決了百姓
缺錢的困難；建議用竹筒引水入城，解決了居民飲水
衛生問題；他推廣農業先進技術，教惠州人民使用
「秧馬」、 「水碓」，他損資修建東新、西新二橋，

解決了兩岸人民行路難問題……所做這一切善事，與
患難與共的朝雲緊密相繫。可惜，一次瘟疫肆虐惠州
，熱心的朝雲在探望照料染病百姓時，不幸也感染上
瘟疫，病歿時才只三十四歲。這猝不及防的沉重打擊
，使蘇東坡傷心之極，白髮人送黑髮人，使他一下子
蒼老許多。當即寫了一首悼朝雲的詩，表露自己 「傷
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悲痛之情躍然紙
上。惠州民眾熱愛朝雲，將她當作心目中的西湖之魂
，每年農曆十二月初五朝雲生辰日，都會攜酒來到墓
前拜祭。

朝雲以一個女人淒美的故事感動歷史，感動人們
。歷代到過惠州的詩人，均寫下不少讚頌朝雲品格和
操守的詩文。清乾隆年間廣州知府藍鼎元曾說： 「蘇
堤、孤山，皆本杭州西湖之舊，附會雷同。惟以朝雲
當西子，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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